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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中原马车，本名罗光灿。１９７６年出生于湖北黄石，现定居

江苏昆山。诗歌、小说作品散见《诗刊》《星星诗刊》《鸭绿江》《延

河》《青海湖》等期刊，著有诗集《在春天的日子里》、小说集《鸟巢

里的春天》，系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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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　序

历经了“先锋”、“新写实”和“新生代”等文学潮流的冲击，中

国的小说创作日益多元化。不同的题材、叙事风格、文学理念、

地域特色让小说作品呈现了“百花齐放”的局面。同时，中短篇

小说以其短小的篇幅、简洁的情节激发了作者的创作热情，引起

了读者的阅读兴趣。《百花小说》正是在这一文学环境中，以扶

持纯文学为目的，在全国范围内，历时一年，策划、征集、遴选而

成的中短篇小说丛书。

在网络文学迅速崛起，快餐书泛滥的二十一世纪，《百花小

说》的作者们都秉承严肃、认真的创作态度，坚持在体验生活中

书写生活，力图通过笔下的人物和情节来反映时代风貌，探寻生

存和生活的现实目的与终极意义。作者向我们讲述了一件件发

生在身边的平凡故事，带我们走进一个个普通人物的内心世界，

让我们在同悲同喜同感同叹中有所启迪。

不同的观察角度、人生历程也使作者选择了不同的切入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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塑造了独特的人物形象，展现了迥异的写作风格。或冷静叙事，

或幽默调侃，或深沉叩问，人生百态，花样年华，作者一一诉说，

娓娓道来。每一篇作品都呕心而成，匠心独具。

《传说我们年少》里有明媚而忧伤的少年时光，有梦幻荒诞

的少年梦想，魏满意用直抒胸臆的笔墨，追忆那一去不复返的岁

月。

《车祸奇情》中，巴山游子刻画了憨二、李四、五哥、阿六、小

柳、刘先生……在生活中奔波的小人物，一只只都市的候鸟。不

管面对多少挫折和磨难，他们都坚守着诚实、善良，折射着人性

的光辉。

《映山花开的村庄》通过对乡村风俗世态的描绘，反映了民

生民情，田伢子、月凤……在他们热爱的土地上执著并奉献着。

《我是谁的朱砂痣》，在都市快节奏的喧嚣和浮躁中，真情难

以抑制地在作者的笔下流淌。爱，成为了一种信仰。

…………

丛书所选作品用字精炼、文笔优美，充实休闲时光，满足精

神需求的同时，也为我们提供了写作方式方法的借鉴，特别适合

热爱文学的读者阅读。

偷半日清闲，捧一杯茗茶，翻两三卷书稿，窥四五段人生。

希望这辑小说丛书，能带给您一点思索与感悟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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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序：行走，永远在路上

自从与文学结缘，一晃就是十余年，这中间的快乐与徘徊应

是一辈子的财富吧！写诗之余偷窥小说，觉得其空间很广阔。

于是，近年就偶尔尝试小说的练笔，试图在这条路上稍走得远一

点，也许是他人所说的那种野心吧。其实在文学路上，我更多的

想法只是充实自已，让生活安详如镜，让自已快乐享受生活的每

个细节，感叹或是感悟吧！思考带给人的是深层次的光芒，有

时，我巴盼着这种抵达亦或接触。在写作中，我愿意把疼痛隐蔽

得更深些，更愿意把疼痛归结于每个饱满的文字。就像我们身

体上的疼痛！

因为对文学的爱好，让我一次次伤害父辈。高中时代，文学

让我放弃了对学业的刻苦和坚守，没日没夜地写、读；寄信、回

信，结果把自已送进了最底层的学校。大学毕业后，别人用心地

赚大钱，而自已一有空就写东写西，让人戏称为“精神病”！坚

持，一直在坚持中感受生活的细节，努力地活着！今天，有幸结

集我的第一本小说集，也许是对我多年疼痛的一种安抚吧……

疼痛现在附在大腿里，每一个动作被分解得很细，但这仍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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疼痛牵制着。像迎接领导那样，我不得不把动作放轻，小心翼翼

地生活着，不停地与壮骨麝香止痛膏、英太青以及各种风湿油亲

近着。医学上解释：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一种病因不明、以关节损

害为主的慢性全身性疾病，其发病机制与自身免疫功能紊乱有

关。类风湿是不是因为水，我不清楚，但它不得不让我想起骨头

里的水，一种荡着疼痛的水！

回想起来，我也弄不明这悄悄潜入关节里的水是何时进去

的。是春天、夏天，还是冬天；是念书以前，还是工作之后，那些

可能引起这场疼痛的原因，我常常在夜里向自己拷问着。

或许现在那咬噬骨头的疼痛，是生活给我留下的记忆。我

想不出那徘徊在骨头缝中的水，是不是和我一样想起从前，想起

四处奔波的生活，从湖北到江苏，从黄石到昆山。我被忽略的记

忆让骨头里的水漾起。

九七年夏天坐着大巴从老家抵达昆山，一路经过黄梅、宿

迁、铜陵、合肥、南京、无锡，最后汽车把我放在陌生的昆山，像是

被扔在大街上的广告纸，被风吹得四处辗转、流离失所，迷茫或

者无奈！

在八字桥租了一处民房，把自已困在十二个平方的房间里

头。白天四处寻找工作，从人才市场到劳动介绍所，从北门路到

前进路，从城北到周市、到新镇、到石牌……黑夜陷入思念与孤

独。身体是否舒适往往被忽略，什么苦都可以经受住，没有想象

过疼痛所带来的恐惧，没有想到昆山的雨水会在不知不觉中打

湿我的骨头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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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着，工作着。从一处迁居到另一处，从北到南，从苦闷

到快乐，从奔跑到缓步行走，从健康的身体到时常疼痛的肢体，

我所撕下的日历早已被风吹远！

水或者快乐，或者忧郁！现在与水相伴，我懂得如何去抚摸

自已的伤口，想起记忆深处的一些事情，一点点地展开，亦如四

四方方的膏药散发药味！

最后，我要感谢多年来一直帮助我的各位老师，雨林老师引

我进昆山之门，老铁老师扶我上路，劲松老师的“自已跟自已比，

今天跟明天比”的名言鼓励着我！大哥一样的书文兄的热忱，还

有万芊老师、高威老师等等，如果列出名单，那将是长长的数页，

那是让人一辈子不能忘却的名字！或者说那就是一串让我少走

弯路的明灯！

路上行走！马车不会孤独！

—３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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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亲望着憔悴的父亲哽咽道，

看把你愁得这样，往后怎可不要轻

易信别人的话，多个心眼，别指望天

上能掉金山银山，守着那几亩田地

至少也可以弄个肚子饱，也不至于

让人家撵着屁股要账！

过　年

一、失踪

揭开锅盖我原本是想再盛一碗的，十二三岁这胃口大得很，

没一顿少过三大碗的。我娘说过十二三岁正长个的时候就要多

吃点，要不然就长蔫了。就跟矮冬瓜那样，一辈子也找不着

媳妇。

我娘说的矮冬瓜是下屋的罗志鹏，二十七八岁也就比棒槌

高些，一米五几的个头，瞧上去蔫不拉叽的，其实比冬瓜强不了

几瓣叶。娘坐在灶门口，一碗饭还没拔小半呢。娘擤了一下鼻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２　　　　
















































Ｂ
ａ
ｉ
Ｈ
ｕ
ａ
Ｘ
ｉ
ａ
ｏ
Ｓ
ｈ
ｕ
ｏ

子，手掌朝鞋帮子抹了一下，红通通的眼望着我说，小义啊，吃

饱，长大了好有劲！

我应了一声，可贴紧锅壁的铲子却软塌塌的怎么也站不起

来。院子角落横卧着石碾，刘细兵蹲在那里，叭叽叭叽地往嘴巴

捞饭，我知道他这是第三碗了，堆得像山一样的饭碗累得刘细兵

鼻尖泌出细密的汗。刘细兵嚼着萝卜干问，这么快就饱了？

嗳，饱了！说着，我吸口气抿着嘴用劲往下咽，试图勾个嗝

来表示自己的确是饱了。可吸了好几口气，也不见泛不出一个

泡泡来。就像父亲那样，去趟县城大半个月没了音讯。搞得村

里说什么的都有，有的说父亲跟外乡的女人跑了！还有的说父

亲没准是卷着大伙的钱逃外乡去了！父亲这一走没了信息，那

些上门讨工钱的人可就欢了，就是浅水摆水的鱼一样，冷不丁地

一蹦，压你一身的水花！不分早晚，不分是不是吃饭不饭的，人

家一闲就过来闲掰，你要是客气让他吃点，人家还不真把你的客

气当作一回事，吃一碗再来一碗，吃完了边喝水边跟你谈钱的

事！有意无意地套我的话，打听我父亲的去向。

其实我也不知道父亲到哪去了。但我相信父亲肯定要去干

正经事干大事去了。我记得父亲说过，男人就要挺直腰杆做人，

男人就得往大世界里闯，做什么事都要实实在在的，哪怕是放屁

也要响响的。所以我相信父亲迟早有一天会回家的，并且迈着

大步一脸笑容地回家的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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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娘让我问你一下，叔到哪去了，快过年了！我娘说了我家

还等着叔发工钱过年呢？刘细兵又说，我娘说要给我买件石棉

袄过年，就是马天雷穿着那种，我要蓝色的跟蓝天那种色，穿在

身上多得劲呀。刘细兵眯着眼一口饭鼓在嘴里突出一个大

疱来。

蓝色有什么好的，红色的好！穿着喜气！我不知道比我小

两岁的刘细兵为什么喜欢蓝色，但我喜欢红色，我又说，我娘说

再过一个礼拜就是大年夜了，你娘还没给你买吧，我说你还是买

件红色的好，穿着抬人！

行，听你的，就买红色的。那叔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家等叔

发钱呢？

一听刘细兵这话就没劲，我狠狠地将跟前一块石子踢起，石

子飞了起来，“砰”地砸到猪圈里吓得猪嗷嗷直叫。你去问我娘，

我怎晓昨我父什么回来呀？说完我转身回屋。

嗳，嗳，满哥你干什么去呀？我还没说完呢！刘细兵揩着嘴

巴跟在我背面嚷道，昨晚听矮冬瓜说镇里有了个马戏团，有耍猴

子的，有骑单轮画的，听说还有个小小人关在铁笼里，手跟脚可

以错开！我们去看吧，反正寒假作业也做得差不多了，去吧？

二、逼账

从镇上回来，我一进院门就看见村子里好几个叔伯婶娘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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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我娘数落着什么。

他婶呀，你说眼瞅着就要过年了，我家那口子跟他叔到县里

做活的工钱怎么还不见落实呢？她婶你说说看，一年从头忙到

脚，没几天就三十夜了，就是猪就是牛也要换顿薯粉坨子了，这

人怎说也要粘粘腥气了吧，我家那几个娃就盼着过年能夹一筷

子鱼呀，肉呀，你说没钱我到哪里弄这些？刘细兵他娘诉着苦，

还拍打着巴掌，满口白沫四处飞扬，大伙说说，是不是这个理呀，

乡下人过年咱孩子们扳手指数脚指不就是盼着过年有顿好吃

的，有件换新的衣裳么，是吧？他三婶？

那唤着马三婶的妇人瘪着嘴，头点得跟鸡啄米似的，谁说不

是呢，咱乡下人一年到头不就是为了那顿年夜饭么，我家三立子

那次要不是强子拉着去什么县里做事，就跟他大舅哥去汪家打

家具了，那趟事下来少说也有个百把几十块的，可这遭雷劈的三

立子当时就没听我的话非要去什么县里的建筑队，说能赚大钱。

到这会儿我是屁也没赚到，快过年了，缩在屋里让我过来讨工

钱，这算什么事呀？

边上那几个叔伯爷显安静些，颤着脚掌抱着胳膊吞云吐雾。

我娘显然是被这架式慌了神，堆着笑朝人们赔理说好话，其实是

对不住大伙！这不是想给大伙早点发工钱么，强子头两个礼拜

上县城找建筑队包头去了，我看没几天大伙就可以拿到工钱了！

我娘接着说，大伙这年货该置还置，该买的呀还得买，是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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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婶？

拿什么置呀买呀，说得那么轻巧，真是的！我看见刘细兵他

娘眼睛往上翻，露出的眼白跟老豆腐一样，白里呛着黄色，我家

细兵吵着嚷着要买件石棉袄，可我哪有钱呀，瞅着那小子成天阴

阴的摆副不高兴的脸，你说咱当娘的能不心痛？唉！

这声叹息像块石头扔到水塘里，溅起的水花把母亲浇得个

措手不及。笑容像结了冰僵在母亲脸上，看见我咳了一声，小义

呀，帮娘抱把草给老黄，一上午也没牵出去喂个水，也不知道它

渴了没？

三、杀猪

牵着老黄到田塍地角转了一圈。回来时母亲在院落劈柴，

枝枝柯柯的树根搁在地上，一用劲就蹦到一边，母亲用根树柯架

在上面再用脚踩着树柯，一斧斧地劈。

娘，前几天不是劈了些柴火么，年三十架篝火要得了那些？

娘没吭声，直起腰揩了一下额头，抬斧弯腰继续劈柴。

娘，我来吧！说着，我要接母亲的斧头，趁着那些讨钱的人

还没来，落个清静，你歇会吧！

牵老黄喝水了吧？

嗯，喝了！还牵到畈里转了一圈！

拴好了没？没让它脱绳跑到畈里偷吃油菜秧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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拴得死死的，跑不了！我说着又朝檐下那悠闲摆尾的老黄

望了眼。

你慢点劈，要过细手脚别伤着了！母亲掸掸身上的木屑，说

道，我把下屋找你三叔过来帮下忙。

帮什么忙呀，还要叫三叔？

杀猪！

杀猪？娘这是怎回事呀？杀什么猪呀？

劈好柴，要是我没回来，你先烧锅开水！母亲扭头又跟我交

代了一口，阳光打在她脸上，我看见母亲的眼睛湿漉漉的。

我知道母亲在心痛圈里那头长架子的猪，才养三个多月不

足百斤。母亲原本算计好的，养到七八月份出栏差不多也可以

卖个百块几十块的，刚好赚足我跟妹妹的学费。可今日就要杀

猪，这一想我胸口像是飞进了一只鸽子，扑腾扑腾地把我扇得气

粗手软的。

啪！劈裂的树根猛地弹起一块碎屑。把我额头弹了个疱！

三叔一刀就把猪捅死了！

那猪后腿来不及抖两下，院子里就站满了人。母亲招呼我

进屋搬板凳给这些挎篮捏袋的人歇着。母亲说，大伙等一下这

猪快好了，原本是想把肉收拾干净了我去喊大伙的！

母亲说，这肉价怎么就比市场上一斤少两角，大伙看怎样？

小义啊，我枕头边那个小本子帮我找来，上面写着大伙的账呢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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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三婶踮着脚凑到门板跟前，皱着鼻子呶着嘴，这猪怎这么

瘦啊，尽是骨头！一斤还要一块六，我还不如上镇市场去割几

斤的！

这肉嫩！架子猪！你懂不懂呀？要不是你们这些人没日没

夜的要账，我大嫂能杀了这猪！三叔把烟尾巴吐到积满血水的

洼处，那闪着火星的“大公鸡”噗地一声一下子没了烟气。

这肉也真是瘦了点，要油没油要精的没精的，这还不如还我

钱呢！刘细兵他娘嗑着蚕豆，朝我娘说，他婶呀，我还是等你还

钱吧，这肉我看还是上别家割去！

院子里那些等着割肉抵账的人们，听马三婶和刘细兵他娘

这么一唱一和，立马像炸开锅的热油，叽叽喳喳吵着要回去。还

有的人晃着篮子犹豫不决，买呢，还是回去呢？

母亲眼瞅着这些人要走了！眼圈一红，无可奈何地说道，那

就依刘婶的，这肉咱就一块五，邻里旮旯的还要大伙帮衬着一

点！短短几句话，我听见母亲停顿好几次，说到最后一掩脸回

屋了。

三叔叨着烟尾巴，操刀给这些人割肉砍骨。每称完一挂肉，

就朝我喊到：马三立家的五斤八两！

刘王强家的两个猪肘子，外加三斤半的后腿肉！

张志明家的一个猪心，外加六斤三两！

张国明家的二斤六两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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